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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歡.早春登藍山
方  白

黃枯墨重岩皴，似平身。
孤跡浮年一幕，水流雲。
日將盡，寒風緊，曠無人。
卻見青崖悄放，一枝春。

堂吉柯德
吳景亮

堂吉義師真騎士，
歐洲中世眾皆知？
如今瞻仰青銅像，
獨戰風車勝彼時。

落  花
官  子

枯黃委地塵為伍，
失卻枝頭艷麗姿。
褪盡繁華何怨有？
不妨看我再開時。

無  題
丹桂飄香

神隱近三旬，官宣帶病身。
外交無小事，媒體覓斯人。
巷議紅顏老，流言白髪新。
奇情多款曲，各自問前因。

看  海
忘憂草.桑梓

媽媽 我要看海
和我的心一樣藍的大海
和你的故事一樣藍的天
在這裡等待
看著海的女兒回來
籃子裡有一束鮮花送給她

媽媽 我要看海
非常平靜的大海
天上沒有一片雲彩
在這裡等待
船長從遠方歸來
喝一壺熱茶講一個故事

媽媽 我要看海
海平面激動的音符
正在集結出發
在這裡等待
美人魚要舉辦音樂會
唱一支迷人的海之歌

媽媽 我要看海
你的心海潮起潮落
潮起聽見慈母催眠歌曲
潮落響起母愛遠方的故事
在這裡等待
大海與心海量子糾纏的交響
升騰起一片蔚藍色的海平面

■吳玲瑤女士遺照

玲瑤文友妳瀟瀟灑灑地來一回，以歡笑步步留痕，

竟匆匆忘了揮手即悄悄地離去，是否為了逃避現今紛亂世

界，不想沾染煩塵。

憶起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廿一日，我以

觀察員身份，獲邀參加“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二屆會員

代表大會，假星加坡國立大學舉行。會議其間有緣相聚，

即被妳充滿喜悅的容顏吸引，卻未曾與妳傾談。

一直要等到二零零九年四月底，我有幸與夫婿心水同

時應邀參加總共十六天的“四海作家雲南採風團”，我們

總算有緣終於能再重逢。

大型巴士上，玲瑤和我夫婦隔著通道同排，陳若曦教

授、星加坡作家尤今女士坐在我們後排；沿途玲瑤講的幽

默故事，讓笑聲把空氣震響。

因我的國語發音偶會有粵語鄉音雜入，是不夠純正，

玲瑤總喜歡在開玩笑時逗我，常笑說最怕廣東人講官話。

因雲南天氣炎熱，巴士雖開了空調，也感不舒暢，窗

外山風舞動樹葉，就想和大家分享，故啟口問：「各位凍

不凍，不凍就開窗。」語畢，未料玲瑤笑得前仰後俯說：

「喂喂、大家趕快動喲，否則婉冰要開槍啦？」往後在十

六天裡，我們早、午、晚都是同席用餐，旅途中為了方

便，安排好座位就不再更變。

吳玲瑤文友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善良之人，有一次曾經

聽到她責怪同車某位女作家時，旁觀的我也頗感驚怕。但

在途中當那位作家遇到意外困難時，她卻是採風團隊中第

一位伸出援手者（好像全忘了先前這位文友讓她極度生氣

似的？）

   妳清脆的笑聲傳到天堂
吳玲瑤文友請一路好走

婉  冰
玲瑤真正讓我認識了什

麼是胸襟寬廣的人。那次四

海作家團雲南採風，真是一

次非常愉快的旅程，惜別依

依時，她贈我一個印著“世

華女作家協會”的布袋，殷

殷囑我要早日加入成為她們
的會員。

二零一二年四月“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在荷蘭舉

辦研討會，和玲瑤碰面時送我兩枝乾蘭花，她說過境星加

坡時買的，數天歡樂的相聚又分散。

歲月匆匆，忘了是那一年，我們到美國舊金山探望

家住灣區Millbrae的女兒，事先有告知定居加州的玲瑤文

友。等我們時差過後，熱情的玲瑤從矽谷獨自開車專程到

訪，傾談中她提供了發展“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的高

見，還在附近「順鋒大餐廳」請我們用午餐，並特買了一

件玫瑰紅黑花外套送我，那是我最喜歡的款色。

由於舊金山與墨爾本相距萬里遙，大家生活又各有不

同軌道，每天均忙到不亦樂乎，平時也疏於問候，真真沒

想到那次在灣區“順鋒”茶聚相見歡後，竟成永別。

八月初各國華文文壇相繼發佈了一則妳辭塵的噩訊，

許多文友們都以為是誤傳，多方求証，唉！人生就是如斯

無奈。這些日子總想起我們結緣的片段，彷彿到處是妳開

心的嘻哈歡樂聲，如今、妳清脆的笑聲傳到天堂了。

玲瑤文友、請妳一路好走……

（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於墨爾本。）

酒井詩選（之三）
那時的我們

哲  嘉
那時的我們
髪梢上掛滿陽光
目光裡裝著憧憬
眉宇間透出青澀
言語中暗藏希望

寬大的褲腳下
是青春的腳步
纖細的腰身裡
是暗戀的情愫

匆匆的上課鈴聲
驚擾了紅樓少女的春夢
窗外的那隻知了
打翻了白衣少年的煩惱

我們在題海裡穿行
我們在試卷上徜徉
我們在操場上私語
我們在懵懂中生長

我們以為懂得世界
其實是看不清自己
我們以為懂得別人
其實是誤讀了自心

裂  縫
方浪舟

屋前
圍牆裂出一道縫隙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它
  何時破裂
因為沒有人曾看見它
  何時開始破裂
但它以一種深刻的形式存在
無法漠視
無法否認
提示著圍牆下面地基的變動
提示著那段無法彌補的時間
提示著如何修補的可能
提示著如何重建的可能
提示著主人拖延解決的意圖
……
類似這樣的裂痕
存在你的視野內
存在你的視野外
存在歷史中
存在社會上
當它浮現在大地上的時候
可能是一陣地震！
可能是一陣海嘯！

悉尼有作家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文學的黃金

時代”，新州作協以此作為定在8月26日召開的研討會的

主題，宣佈之後引起異議。蔣行邁博士指出：

把那一段時期的澳華文學稱作“澳華文學的黃金時

代”是不是合理呢？我認為不合理。一是不客觀，因為目

前的澳華文學比那段時間更繁榮，只不過並非以報紙及雜

誌等紙媒體為主要表現形式，時代不同了，而且未來還會

比現在更繁榮。二是不科學，因人為把以往某段時間的華

文文學奉為高峰，是對當下華文文學新生力量和未來發展

的一種壓抑和消極影響。望主辦方對此提法多加斟酌。

蔣博士說，一個文學團體推出的活動主題和某位作家

的一家之言還是有區別的。他建議把活動主題改為研討“

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而不是“澳華文學的那一段黃金

時代”。

蔣行邁博士的意見得到許多人的贊同，我是其中一

個。

這個所謂“黃金時代”說存在二十多年，我一直反對

這個說法，我現在這部新著《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

三十年》就是批駁這個明顯錯誤的觀點的。

在我看來，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留學生文學活躍

時代”。就澳華文學史的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說，所謂“澳

華留學生文學”，是指“六四”前後湧向澳洲的中國留學

生自我描寫的文學，特別是描寫他們在所謂“居留歲月”

中如何掙扎和進取的文學作品，其間歷時十年。2014

年“大湖口筆會”與會者看來基本上都認同這個定義，因

此據此進而認定“留學生文學已經衰落了將近十年”而且

它的“黃金時代不可挽回地過去了”。

作為一個階段的歷史現像，澳華留學生文學的衰落的

確是並且必然是“不可挽回”的。這很正常。但是，更有

意義的是，“衰落”之時和之後，可能出現“嬗變”，出

現變化發展。事實上，不少當年的澳華留學生文學作家在

其後至今二十多年歲月裡的確各自更有許多出色的表現，

獲取不少新的成就，其作品“含金量”不斷增高。

首先，我們看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澳華小說及

其他文類的創作慢慢開始有意無意

擺脫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留學生文

學常見的題材和架構，展現比較宏

大的視野。

例如劉熙讓，他發表的長篇小

說從催人淚下的《雲斷澳洲路》到

令人捧腹的《蹦極澳洲》，從歷史

小說《澳洲黃金夢》再到推理小說

《網上新娘》。

沈志敏的例子同樣非常具有示

範意義。2006年6月他出版首部長

篇小說《動感寶藏》，後是《墮落

門——沉淪澳洲的中國男人》和《

情迷意亂，那輛澳洲巴士》，2023年又寫出《淘金路兮

新金山，我的——1857》。

九十年代以兩部中篇小說《最後的天堂》和《天黑之

前回家》名噪一時的林達，2012年8月出版長篇小說《金

融危機600日》。她這部“經紀人手記”讓人眼前一亮。

九十年代創作量巨大被稱為“快槍手”的田地，則以

長篇人物特寫《陸克文：總理是位中國通》和電視劇《窮

爸爸富爸爸》告別他此前的留學生文學寫作。

還有，由《綠卡夢》到《天生作妾》，畢熙燕提供一

個研究澳華留學生文學“嬗變”的樣本；劉海鷗對“撿起

歷史的碎片”樂此不疲，以還原歷史真相為己任，成為澳

華紀實文學第一人。……

這些例子非常之多，可以乾脆地說，當年澳華留學生

文學作家，只要他/她以後繼續寫作，不少人的作品基本

上都擺脫了自己原先輕車熟路的架構和內容，努力進入新

的領域。

與此同時，他們的作品的主題思想更顯為豐富多元。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相當多的澳華留學生文學

作品熱衷於展示“洋插隊”的傳奇經歷，或者傷痕累累，

叫苦連天，迷惘焦慮；或者拼搏成功，暗自得意，自我

炫耀。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出於某種難說正常的集體心

理，而且常常閃現一些可疑的民族主義思緒，這也是一段

不算正常的生活的自然反映。幸好，以上種種，在後來的

澳華文學作品中慢慢少見；不少作品的主題思想給人豐富

多元的感覺。例如，辛夷楣以《人約黃昏》架設“心橋”

探討中西聯婚；李克威以《中國虎》為人類敲響警鐘；齊

家貞以她傳奇人生三部曲寫出一生的珍貴感悟；歐陽昱在

《淘金地》解構歷史，清掃百年浮塵；畢熙燕以女性為突

破口去展現人類的“妾”意識。

而且進入新世紀後，當年澳華留學生作家經過多年

的生活積累、思考沉澱和藝術磨練，其作品更講究技巧手

法，文學性更高了。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留學生文學

難望項背的。例如，夏兒空靈詩意的《望鶴蘭》，展示高

度文學化的文學真實；本色作家齊家貞我手寫我心，證

實“真就是美”；劉熙讓在《澳洲黃金夢》構築一道別樣

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文學圖景；趙川《和你去歐洲》

，空間和時間裡飄動著激情，很讓人感到他發揮了他十多

年前在《醒夢》中所流露的風格特質；沈志敏勇於創新，

以現實手法，浪漫情懷，力圖把人類棲息問題引向更深層

更具有人類文化學的探思。……

我在《嬗變》書中還談到九部長篇小說，可稱之為“

廣義澳華留學生文學”。這些作品作者沒有或者很少參加

澳洲本地的文學活動，或並非常居澳洲，或已回中國，因

此不為本地文壇所熟識。他們不少作品是不容忽略的，其

文學水准相當不錯，非常光彩，可謂別有天地。例如，在

應約為中國高校教科書《海外華文文學教程》之“澳華文

學”部分撰寫新版書稿時，澳華文學評論家錢超英博士增

寫了兩個澳華文學人物，其中之一是長篇小說《極樂鸚

鵡》的作者汪紅女士。錢超英說，汪紅對廣大澳華人士而

言相對陌生，但卻在中澳文學研究的一些小圈子裡獲得極

高評價，認為她的《極樂鸚鵡》提供了澳華長篇小說的語

言精品，標誌著澳華寫作在藝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

我在《嬗變》書中還談到蕭虹博士創立並主持南溟出

版基金。至今剛好二十年，如果加上今年尚未評選出的兩

部作品，基金一共贊助出版了三十六部作品。從澳華文學

發展史的角度看，歷年來所有獲得南溟贊助的來自澳洲不

同城市並各自擅長不同文體的作者，的確堪稱澳洲華文文

壇甚具代表性的佼佼者。其中一些作家作品，不但獲得南

溟出版基金贊助，也在國內和國際上榮獲各種獎項。

書中，我也介紹澳華文壇在今年即2023年獲得的一

個大面積的豐收。在第二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首屆國

際華語原創IP電影節”上，澳洲多名作家的作品榮獲“第

二屆世界華人文學獎·小說獎”。

名單如下：武陵驛中篇小說《鱷魚

之城》；經年鯉長篇小說《潘多拉

手環》；梁軍長篇小說《悉尼追夢

錄》；韋敏長篇小說《藍花楹》；

沈志敏、宋來來長篇小說《情迷意

亂的巴士》；汪應果長篇小說《烽

火中的水晶球》，以及彭閃閃長篇

小說《過法》。姜立涵的小說《大

城小室》改編為三十六集電視連續

劇《一路朝陽》，為北京衛視、東

方衛視2023年重點推廣劇目，榮獲

2023年“第二屆世界華人影視文學

獎”。

我在《嬗變》書中特別指出：當今世界面對一個極其

嚴峻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澳大利亞華文作家

協會成立，於2022年11月11日，在悉尼發表了成立宣

言。這是澳華文壇近期重大事件。澳華作協具有鮮明的理

念，它在成立宣言倡導說：

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艱難的時刻，我們澳華作協同

仁努力讓自己的作品發出亮麗的美學光芒，流露豐富的生

活智慧，包蘊深刻的歷史洞見。我們要讓自己的作品擁有

靈魂，參與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澳華文學是“一塊不斷崛起的

新大陸”，這是我在2007年12月1日一次名稱為“澳華

文學：現狀及未來走勢”的學術研討會上首先提出的。我

這樣形容澳華文壇，當然不是信口開河。在世界華文文學

的版圖上，澳華文學至今的崛起有目共睹，亦為國際華文

文學研究專家所重視。所以，在談論澳華文學時，不要只

看到只想著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個“澳華留學生文學”時代

一度的“光輝歲月”，不要像桃花源裡的人，“乃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當年種種盛事逸事值得回味留戀，但不

能囿於對過去的緬懷，不能對之後大量湧現出來的新人新

作不聞不問或者視而不見。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留學生

文學活躍時代，也是澳華文壇成型時代，當年留學生作家

的貢獻應該肯定。但是，必須強調，那個年代可能是某些

人的黃金時代，但絕不能說是“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

今天，澳華文壇的新成就已經遠遠超過九十年代，如

果要進一步加促澳華文學“黃金時代”的來臨，就讓我們

澳華文壇各位同仁共同努力吧。

（2023年8月19日於悉尼。）

2023年8月19日上午10點，澳洲
知名文學評論家何與懷博士新書《嬗
變》發佈會在悉尼Rockdale 圖書館三
樓會議室隆重舉行。

三十年前，1993年11月1日，澳
洲政府宣佈一項特殊政策，對因為“
六四”天安門事件滯留澳洲的“四十
千”中國留學生給予永居。本書的撰
寫與出版，是“四十千”居留澳洲三
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的一個項目，系
列活動取名“歲月無痕 大地留印”，
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和澳
洲新藝術聯合會共同主辦。

新書發佈會由康妮女士主持。
《 嬗 變 》 作 者 何 與 懷 博 士 與 責

任編輯唐培良先生作新書絲帶揭開儀
式。

歲 月 無 痕 ， 大 地 留 印 ！ 的 確 是
一言難盡的三十年！三十年裡，他們
那一代移民，經歷過痛苦，也曾經彷
徨。工作，家庭，愛情，親情，酸甜
苦辣鹹，足可讓人思緒萬千。但是，
那時他們風華正茂，精力充沛，懷抱
夢想，承載著故土與國家、生存與尊
嚴、命運與因緣、平凡與榮耀。今天
回顧昨天，紀念過往，是為了展望更
美好的未來。

三十年，不過是歷史長河的彈指
瞬間，但對這些澳華留學生來說，卻
是他們人生旅程中意義重大的一站。
因緣際會中，他們在這裡落地生根，
枝繁葉茂，開花結果，自由地堅強地
生活著。

何 與 懷 博 士 說 ： 本 書 取 名 “ 嬗
變”，對四十千澳華留學生三十年“
紙上足跡”進行了追蹤、發現與評
介。所謂“紙上足跡”，即是他們在
嬗變中表現掙扎、進取、成功所創作
和出版的文學藝術作品。

“ 四 十 千 ” 留 澳 ， 那 真 是 一 場
聲勢浩大的相約澳洲！幾十年來，何
與懷博士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他們的掙
扎、進取與成功，現謹以此書作為一
個結晶，向他們致敬。何與懷博士常
常說，作為華裔移民文化人，作為華
裔移民作家、詩人、藝術家，不管成
就大小，都應該有一個信念，就是：
我在哪裡，中華文化就在哪裡。我們
以自己對中華文化新的創造性的認識
和實踐，為澳洲多元文化添磚加瓦，
使其更加繁榮精彩。我們還應該有另
一個信念：“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
我的祖國。”這是美國開國元勛之一
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引用宋朝著

名詩人蘇軾的詩句，就是：“此心安
處是吾鄉。”或者，以莎士比亞的《
理查二世》裡的名句所說：“天堂之
眼眷顧的所有地方，對於智者都是避
風港和幸福之地。”的確，哪裡有自
由，哪裡就是安身立命的家鄉。我們
都是“智者”，而澳大利亞就是“天
堂之眼眷顧的地方”。作為華裔澳大
利亞公民，我們都會從心底裡發出一
聲肺腑之言：衷心感謝澳大利亞，一
個堅守普世價值的國家！

詩人晉夫說，現場來的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故事，都是一本書。他說，
希望何博士的新書《嬗變》以及已經
出版的三本系列叢書《大地留印》能
夠激活四萬中國留學生當初來到澳大
利亞這片土地上的那顆初心，把自己
的故事寫出來。我們記錄的不僅僅是
我們自己的個人感受，同時，也是記
錄一個時代，讓我們能過生活的這片
土地，每天盛開的是鮮花而不是災難
和墳墓。他演唱了自己原創歌曲《記
得那一年》。歌曲把大家帶回來了三
十年那些拼搏奮鬥的真實年代。

陳 代 勇 先 生 雖 然 不 屬 於 “ 四 十
千”一代留學生，但他同中國留學生
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他目前主理的
留學移民公司，為新一代的留學生和
新移民提供了高質量的服務。他創作
了大量的有關留學生和新移民故事的
歌詞，其中《我在悉尼等你》為人們
喜愛，他在會上朗讀了他寫的詩歌《
腳步》，獲得了陣陣掌聲。

當年“四十千”風雲人物方明全
先生回顧當年那些難以忘懷的爭取居
留的場景。

新州作協會長陸文濤先生闡述了
他對新書《嬗變》題目的深層含義的
理解，他甚贊新書對“四十千”整個
居留和生活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意義
非凡。

王斌議員在祝賀何博士“嬗變”
一書的成功出版時，引用了《易經》
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的典故。
就是說君子做事要像豹子那樣蛻變，
從醜陋到美麗，從幼小到壯大。我們
這四十千的留學生，居澳三十年，如
今大都事業有成，家庭幸福，是“嬗
變”，也是“豹變”。

本書的責任編輯唐培良先生向大
家詳細介紹了在編輯排版這本書過程
中的許多細節，他為82歲高齡的何與
懷博士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感
動。何與懷博士留下來的不僅僅是文

■唯真水粉畫《看海》

      寫  作
進  生

縱然我們只能在當下
定義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們卻能在文字
突破當下

縱然她只是於某種意義
但使生命或生存的
  意義得到延展
她根連過去，也挺進未來
縱然她的枝葉只是在當下
但卻有著未來的渴望
連同一種希望

詩  人
廣  海

是山野林間小鳥
不是玩家籠中寵物

是長空翻飛鷹擊
非花間撲騰蝶舞

喜聞鄉郊民樂
不羨殿堂宮譜

胸有蒼穹大地
眼探深海珊瑚

每當寫詩的時候
總有朝聖的莊嚴

意念沐浴更衣
然後正襟端坐
拿起最好的筆
擷取最合適的字體
生怕污染神聖的詩 

在詩面前
自己是永遠無法畢業的
學徒

留一段詩的距離
潔  然

留一段詩的距離
好讓我在詩行的長廊徜徉
無須穿越
無須知曉廊道的盡頭

留一丈詩的高度
好讓我在詩意的雪山揣摩
縱使捉摸不透
縱使半知半解

留一綣詩的浪漫
好讓我在詩逸的桃源漫步
不聞浮世塵煙
不聞功名喧囂

留一場詩的邂逅
好讓我在詩境的楓月回味
不言飄浮雲煙
不言落入塵埃

留一箋詩的永恆
好讓我在詩卷的遠方回望
曾經的詩緣
曾經的詩情

不應有恨
塵  埃

當我還在夢中的時候，
幻想是那麼的天真。
一切又是那麼的美好，
我享受這一片空虛的良辰。
崇拜強權專政的魅力，
不見人間苦難刺骨錐心。

等我醒來之後，
一切都記憶猶新。
只是夢過境遷，
卻讓淚濕枕巾。

不應有恨，
這百年的征戰，
沒能解救這片土地於火熱，
不應有恨，
這無休止的朝代更迭
沒能救民族於水深。

我是不是也不應有淚，
為這五千年的子宮
沒孕育出一個男人……
帶著我族走出叢林。

晨  歌
雪  陽

或者等你醒來，或者等你消失
意識之刀相遇身體的磨刀石
你終於有了切開時光的鋒利
如水之思如期返回磨礪之巔
穿透萬相的真意從此動靜如一
無量歡喜來自未來的同體大悲
已化為虛空之身卻不忍粉碎
閃光的刀鋒上開遍虛空的玫瑰
花瓣上如露之靈一一滑入眼底
你為我磨出一片無垢的陀羅尼

任本願的日輪升起！願身如意！

也談“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 何與懷

■何與懷博士新書《嬗變》封面封底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唐培良

何與懷博士新書《嬗變》發佈會在悉尼隆重舉行

■ 《
嬗變》作
者何與懷
博士與責
任編輯唐
培良先生
作新書絲
帶揭開儀
式。

字，更是他的精神。他說，《大地
留印》是“四十千”以及後來者“
手寫我心”，寫自己的故事；《嬗
變》是一個旁觀者寫和評論別人的
故事和作品，與《大地留印》相互
相成，立體地展現了那段歷史。

雨石女士在發言中說她有兩個
身份，一個是“老三屆”，另一個
就是“四十千”，都很有代表性。
她 說 ， 她 不 會 忘 記 那 些 走 過 來 的
歲月，感謝何博士的新書，呈現了
這段歷史。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
代，將在在澳洲這片土地上生根開
花結果，非常值得欣喜，我們感謝
這個國家，感謝何博士的這本書。

藝術家譚文華女士說，她很激
動，剛才她都流淚了。她不屬於“
四十千”一代，她是“父母移民”
，她兒子是留學生，她也見證了中
國留學生在澳洲這片土地上生活的
不容易。她甚贊何與懷博士為華人
特別是華人文化事業所作的貢獻。

藝 術 家 任 靜 敏 女 士 說 ， 她 不
屬於“四十千”一代移民，但是，
她在澳洲得到了老移民的支持和幫
助，尤其是何與懷博士和澳洲新藝
術聯合會的幫助，他們多次報道她
在澳大利亞這片土地上從事藝術創
作，並取得了一些成就。

雨 軒 詩 社 榮 譽 會 長 梁 曉 純 先
生說，他對“四十千”老移民和當
年在國內“上山下郷”的那些前輩
們非常尊敬。他們的那些經歷，就
像這本新書的題目“嬗變”。嬗變
的經歷都是很豐富的人生養分值得
後人學習。他對何與懷博士的敬業
精神非常敬佩，一直是他學習的楷
模。

“四十千”老報人老記者張帆
說，今天很榮幸地獲得了何與懷博
士這本新書，他已經把“四十千”
那三十年以來的經歷變成了紙上故
事，非常珍貴，值得保存。

老 作 家 胡 少 璋 先 生 說 ， 他 在
拿到《嬗變》新書之前就在考慮，
文學要進入生活，進入歷史，在這
樣的思考下寫出或編出來的書是有
歷 史 價 值 的 。 何 與 懷 博 士 這 本 新
書，為我們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
幫助，我們以後會更豐富我們的創
作，為歷史留下痕跡。

會議最後，方明全先生為大家
演奏了他的笛子獨奏曲和演唱了外
國歌曲。

■發佈會後部分與會人士合影。（Linda Xu攝）


